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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岸青

1946年8月4日上午10点，一架来自青岛的飞
机降落在临沂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两名外国女
士。其中一位身着美军少校军服，分外引人注目
的是，她是一位黑人。她的中文名字叫雷黛德，此
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少校医官，另一
位是她的护士道义尔。

雷黛德来临沂是受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山
东分会之邀，协助扑灭正在临沂朱陈镇流行甚炽
的虎列拉传染病疫情。“虎列拉”是英语“霍乱”的
译音，属于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目前仍是我国
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雷黛德的到来，使我解
放区这场扑灭瘟疫的战役有了些许国际色彩。

“流行病第一杀手”突袭朱陈
朱陈镇位于临沂县城（现临沂市）西南十多

公里处，是临沂周边最大的村镇，镇上有1000多
户人家4000多口人。镇上手工制瓷业发达，盛产
黑色碗口白色圈足的大瓷碗，隔一段时间村民就
三五成群推着小木轮车装上黑瓷碗四处贩卖。

这年盛夏，当地天气炎热加上阴雨连绵，致
十分潮湿闷热。村民周友臣、李洪才等9人相约推
车往兰陵一带贩卖瓷碗，7月2日途中打尖（行路
途中吃便饭），李洪才贪凉喝了大量冷水，下午发
病，上吐下泻，次日夜间不治身亡。

没人知道，李洪才得的正是传染性极强的
“虎列拉”。4日，同行的人将李洪才的遗体运回朱
陈。当地旧俗，亲人去世至少要停灵两三日才可
下葬，于是李家将灵床苫席放在街上，然而天气
炎热，尸体已开始腐败，苍蝇四飞，遂形成第一轮
污染。第二天提前出殡，前往吊唁的亲朋乡亲达
百余人。礼毕，大多数人都吃了李家准备的饭食，
导致第二轮污染。下葬之后，李家人还按当地旧
俗，将李用过的衣履秽物扔进了村边的河里，再
致河水污染。

到8日，李洪才的近邻王哲英突然发病，数小
时后即告不治。从这时开始，霍乱在朱陈开始蔓
延，短短两三天，全镇5条街均有染病者，许多染
病者数日内脱水而死，镇上一家双棺出殡者不在
少数，最高峰时一天死亡者竟达十七八人之多。
随着死亡人数增多，往河里扔东西、洗洗涮涮的
人越来越多，被污染的河水顺流南下，自朱陈镇、
朱张桥、赵家坝、傅家庄直到庄坞，沿河造成大面
积污染，有十多个村庄千多户人家被传染发病。

十九世纪之前，中国没有霍乱。山东初次发
现霍乱是1821年，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
全省共发生40多次大的霍乱疫情，包括朱陈这一
次。1946年之前的30年间，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
市上海前前后后有6次霍乱大流行，死者无数，还
不包括不间断的轻微流行。霍乱，可谓那时“流行
病第一杀手”。

疫情重大，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次严峻的
考验。

7月14日，有群众到临沂县医救会（医药界抗
日救国联合会）求助，朱陈疫情才为外界所知。县
政府立即派七区区长李金涛、政治指导员颜寿山
等人奔赴现场，首先采取措施封锁疫区，发动民
兵在村各路口站岗，不准走亲戚，也不准赶早集，
向村民宣传防疫知识，打苍蝇蚊子，组织当地医
生抢救，并报请省政府。

临沂县医救会主任李鸿慈带领医救会的几
位中医率先到达疫区。李老先生年过花甲但职责
所在，慨然参战。他们与已经奋战数日的朱陈镇
针灸医生陈凤合一起，用中医方法抢救患者，数
日间有4个危重患者保住了生命，轻患者数十人
渐痊愈。然十几天昼夜辛苦，医生们全都疲惫至
极难以支撑，陈凤合和李鸿慈先后染病，陈凤合
不幸牺牲在抢救第一线，成为陈家第四个染疫而
殁的人；幸李鸿慈被及时抢救，转危为安。

反迷信是最紧要的任务
7月19日深夜，临沂县的紧急报告递到山东

省卫生总局，报告称：“朱陈镇人户一千一百多
户，在这五天当中已有二百多人受病，已死大人
小孩二十余人，今天正在连夜治疗当中又死四
人，此疫病如不再设法防治，将来不堪设想。”局
长白备伍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专家们根据报告判
断此疫为霍乱。疫情如火情，总局当即决定马上
派出医疗防疫队。

抗战胜利前夜，1945年8月12日山东省政府在
莒南正式成立，省卫生总局同时成立，山东军区
卫生部长白备伍任局长。不久，其下设的巡回医
疗队便成立了，在疫病暴发时即被派往各根据地
疫区抢救病人，为扑灭疫病、挽救疫区人民的生
命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时，巡回医疗队6月初才从
各地刚刚返回，据1946年5月25日《大众日报》报
道：“第一医疗队在沂源淄博等地抢救；第二队在
温河县、赵镈县抢救；第三医疗队在部城抢救；第
四医疗队在临沂县抢救，历时约一月之久，四个
医疗队共为人民抢治（抢救治疗）回归热一一七
四（1174）人，麻疹四二（42）人，斑疹伤寒八九（89）
人，脑膜炎三五（35）人，痢疾十人，流行性感冒四
六〇（460）人，疟疾二二（22）人，大叶肺炎一人，
外科十六人，并治疗其他疾病一二四二（1242）
人，总共救治三千零九十一人。在抢救中人民流
行着一句话：‘咱们民主政府来了救命，顽固派来
要命！’”

天刚亮，队长徐坚率防疫队就出发了，白备
伍随队赶到朱陈，坐镇指挥。在朱陈，他们吸收张
兰田、许进榜、左新文、马健、孟庄林、李乐善、刘
全金等当地18位中医参加，共同施救。

徐坚将所有医务工作者中西医混搭，分成四
组，划片救治。实行三天后，感觉病人分布不均，
这一方法效率不高，重又调整，将药品集中有针
对性使用，药房设专人坐诊，其他医务人员则全
部出诊，变仅治疗为治疗与防疫并重。每天晚上
汇总情况，徐坚、怡然等省卫生总局专家就每天
的施救情况进行专门指导。

省防疫队与区公所配合，通告全区，“灭蛆捕
蝇、整理各庄街道（两边挖引水沟）、井边放公罐、
禁止卖冷食者（瓜、凉粉等）、断绝向朱陈镇通行
及禁止闲人各街乱逛或走亲戚家以防传染、用开
水烫洗碗筷并盖好食物防苍蝇、揭发神婆造谣惑
众并制止一切敬瘟神的举动。”

没想到，最后一条措施——— 揭发神婆造谣惑
众并制止一切敬瘟神的举动，竟然遇到最大阻
力。人人自危中，镇里谣言四起，“镇西南的桥是
龟脖子，因为大家踩了，所以有病”“有五百瘟鬼
在南庙开会”；大多数群众家门上贴着纸剪的狗，
上写“神狗，神狗，把着门首，瘟神一见，回头就
走”；甚至有人相信“阎王爷点了谁的卯簿，一定

活不了”，干脆坐着等死……深信谣言的群众对
灭蛆捕蝇扫除污秽的要求，不爱听，不去做，即使
做也马马虎虎地应付“公事”。最令人着急的是，
当地有些干部思想上不通，认为疫病是“天意”

“瘟神”，所以根本不向群众传达防疫要求。
反迷信成了最紧要的任务，如果不把迷信反

掉，卫生防疫工作难以展开，疫情便难以控制。防
疫队当天晚上再次召集全镇干部开会，苦口婆心
地指出现在桥不走了，瘟神也敬了，可病还是流
行；造谣的神婆病的病、死的死，神婆孙高氏领头
敬神也病死了，南庙老和尚拒绝救治，念了一天
经后就死了……同时，讲清楚“病的根源”到底是
什么，七区区长特别批评了思想顽固的北大街农
救会长。事实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次日各街民兵
及干部分头挨家挨户上门督促。

防疫队列出反迷信工作事项，要求每个上门
的工作人员照单去做：“1、广泛向群众说明病是
从哪里传来的，是什么病（这点最紧要）；2、以敬
神之后死的人（挤跪在一块，吃贡品等传染），以
及和尚巫婆的死，作为实际宣传教育事例（这点
最有效）；3、画漫画，揭穿神婆的内心，是为自私
自利敲钱的；4、出墙报及写大张的公开信加以揭
破，并提出具体防疫法；5、医生一边看病，一边注
意宣传。”

经过艰苦的工作，疫情从26日开始缓和。可
是不少群众便开始松懈，“卖瓜果的到处皆是，卖
粥的共用饭碗，菜馆子开门了，而食物也不盖，苍
蝇也不打了，街道也不整理了，门岗也不严格
了”，还有的群众讲怪话，认为“卫生忒讲究了”。
到8月1日，朱陈十字街因一个二流子串门子吃喝

“着病”（感染的意思），全街复又出现大量感染
者，疫情出现反复。

采用雷黛德提出的方案
转机在8月4日到来。雷黛德来了，她带来了5

万支霍乱疫苗。
雷黛德是受“解总”山东分会的邀请而来。
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

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和中国解
放区救济总会(“解总”)先后成立，以二战剩余物
资救济中国难民。1946年初，中国解放区救济总

会山东分会成立，白备伍任分会卫生组长，主要
负责就医疗卫生事项与“联总”“行总”的官员接
洽，这样，他与“联总”派到山东主管医药卫生的
工作人员雷黛德和护士道义尔接触频繁，建立了
友好关系。

雷黛德来自美国，是医学博士、传染病学专
家，在法国求学八年。当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
司令员陈毅接见她时，二人用法语愉快地交谈起
来。陈毅对她说，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中国
人民利益的，是希望早日实现和平的。为了执行
人民意志，实现团结建国，我们遵守协议，新四军
由南方撤到北方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国民党
蒋介石背信弃义，反共反人民，发动内战，在美国
政府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向解放区进攻。蒋介
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是一定要失
败的。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美国政
府的战争政策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些话对雷黛
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接见后不久，雷黛德获知
朱陈暴发疫情，便要求到病区进行调查，主动向

“联总”申请了霍乱疫苗。
雷黛德到临沂后，马上与白备伍进行了短暂

的情况交流和商讨，决定疫苗优先供朱陈、傅家
庄等疫情严重的四个村镇及人口稠多的城关两
地群众注射，计划这项工作用七天至十天来完成。

扑灭疫情从来都是大型战役。虽然此时内战
已经全面爆发，但“解总”依然与“联总”“行总”携
手作战，成立了鲁青区联合防疫委员会临沂分
会，方便行政，并加派我鲁中军区医疗队、临沂医
院医疗队、滨海医院医疗队等赴疫区，“行总”鲁
青分署第三工作队也派员参战。

5日，白备伍与雷黛德等抵达朱陈后，立即与
七区政府召开简短会议，决定为防止疫病继续蔓
延，立即成立区防疫指挥部，由区长任总指挥，区
武装部长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纠察队、宣传队、
治疗队。纠察队由各庄调集30至50个民兵组成，
将疫区封锁，隔绝病区与外界来往。宣传队由当
地干部及小学教员组成，到处进行预防及治疗

“虎列拉”的宣传教育。医疗队则由医救会、卫生
局及当地中医西医组成，至各庄进行注射、治疗。

从这时开始，治疗采用的是雷黛德提出的方
案：20毫升至50毫升17%生理盐水一次静脉推注，
迅速解除病人脱水症状；再继续给病人静脉滴注

生理盐水或葡萄糖盐水；进一步好转后改口服淡
盐水或糖水，同时口服大剂量的磺胺呱和维生素
B1、维生素C。

此方治疗效果十分显著。省防疫队医生怡然
马上将这个处方公布在了《大众日报》上，“在临
沂县抢救虎疫中，大多是用联总雷黛德氏介绍治
虎疫之有效处方抢救的。这个处方的效力很好，
大多患者均经此方治愈，如朱陈镇试用十七病
案，亡者六人，在傅家庄治二十人中死二人。”这
给了其他疫区很好的指导。

在朱陈紧张工作10天后，雷黛德与白备伍转
到距朱陈十几公里的唐家沙沟继续抢救。七区区
长在欢送会上说：“多亏白总局长亲临现场并带
来专家，用了有效方法，救了老百姓，不然我们这
个区不知要死多少人，说不定朱陈要断绝人烟
了。”《大众日报》记者这时采访了雷黛德，报道中
说：“雷大夫是联总或行总人员中，真真深入到解
放区农村中去进行救济治疗工作的第一个人。她
这次在乡下一共注射了有二三千针，她每天六点
钟起身，晚上一直忙到十一二点钟。除了每天三
餐饭后的半小时休息外，其余的时间差不多全
部都花在工作中，天天在烈日下，自这家跑到
那家，不论是怎样窄小的茅屋，病人怎样呕吐
了一地的饭水，她也还是亲自至病人跟前，问
他病状，细心地治疗。”雷黛德在疫区连续工
作了20天，大大延长了行期。临返回青岛前，
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接见了雷黛德，“对雷大
夫的竭诚帮助与亲自动手不辞疲劳地抢救病
人，表示万分感谢”。

雷黛德带来的药品全部投入治疗防疫之中，
但仍有缺口，省政府紧急拨款二百万元，通过各
种关系购买疫苗，专为群众注射。

参考《大众日报》霍乱专刊
科学方法加上组织得当，到9月26日，“临沂

防疫指挥部”在《大众日报》上宣布：“临沂、费县
境内虎疫经省卫生总局、联总雷黛德医师及滨海
行署、临沂县府之卫生机关等两月余之抢救，基
本上已被扑灭。两县发病地域计九十六村，患病
者一千八百九十四人，两月来治愈者达一千三百
九十八人；注射疫苗者，六八六七四人。陷入虎疫
威胁之四十五万民众，遂得解救。”

必须看到，此次疫情得以迅速扑灭，报纸的
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7月28日开始到9月26
日，《大众日报》刊发各类报道18篇，及时通报信
息，戳穿谣言，传播科学知识，公布救治办法。省
卫生总局用老百姓的语言在《大众日报》发出呼
吁：“现在民主政府派去医生正在病区抢救。老少
爷们！我们应跳出迷信的苦海，朱陈镇有两个神
婆也病死了，所以说没神也没鬼，说有瘟神全是
骗人的。传染病好比失火，这里将扑灭，那边又放
起火来了，因为大家不注意防治，如向河中丢死
人用的东西，使病菌传播，这样永远不能扑灭，只
有大家注意下面的事，才可保全大家的平安，扑
灭病害，停止再着人（染病的意思）。”

《大众日报》陆续推出两个整版有关防范霍
乱的卫生专版。9月7日，刊发山东省政府主席黎
玉发布的《山东省政府关于防治霍乱的指示》，将
防治与治疗的有效办法以政府的指令形式进行
宣传，指令中特别指出“其他宣传治疗等办法，参
考《大众日报》八月份‘卫生’霍乱专刊”。

宣传有了很好的效果，册山区老沂庄的一位
老百姓去傅家庄买酒，回来即得霍乱而死，幸该
庄有某机关驻防，闻讯即以迅速之方法督促埋
葬，衣服被子碗筷煮沸五分钟，家内院内之排泄
物都以石灰掩盖后打扫，并埋入土中。经此措施
后，该庄霍乱未得流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防疫
范例。

到9月3日，朱陈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这
天召开了朱陈首次反内战大会，当场有73名青年
报名参军，黎明时，全区各村庄即响起欢送参军
的礼炮，此起彼伏，人群潮涌向湖西崖村，锣鼓震
天响，识字班、儿童团扭着秧歌高唱，每个人都露
着真诚的微笑。

■ 沧桑齐鲁

1946年夏，“流行病第一杀手”突袭朱陈。8月4日上午10点，一架来自青岛的飞机降落在临沂机场，

从飞机上走下来两名外国女士。她们的到来，让疫情有了转机。

扑灭朱陈霍乱疫情始末

□ 张发山

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每个村名都蕴含着
诸多历史文化信息。而以先烈之名命名的村庄，
必有一段红色故事。以先烈为村庄命名，不仅是
对他们的永久悼念，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载
体。

莱州就有4个以先烈之名命名的村庄，分别是
宋光村、铁民村、秀东村和欣木村。让我们怀着一
颗感恩的心，重温先烈们英勇悲壮的传奇故事吧。

大泽山的骄子
宋光，原名宋林竹，字劲千。1906年4月生于

掖县神山区郭家店社（今属莱州市郭家店镇）干
河子村。少时曾跟外祖父读过私塾，后考取了掖
县乡村师范讲习所，18岁便在村小学任教。七七
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平原，山东大地
狼烟四起。作为一名教书先生，宋光深知“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于是积极参加救亡。1938年6月，
时任县委书记王鼎臣根据宋光和几个进步青年
的表现，介绍他们一起加入了党组织。

遵照王书记的指示，宋光跑遍了八区西北部
的几十个村庄，在壮大抗日团体的同时，发展了
多名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中共胶东特
委在马山竹林寺召开了30余人的党员大会，宋光
被选为八区分区委组织委员。

1939年1月16日，掖县二次沦陷后，上级领导
机关先后转移，分区委一时成了没娘的孩子。但
宋光和他的党小组始终不渝，坚持斗争，几经周
折，终与县委取得联系，重建了八区分区委，成立
了柴棚、郭家店、观音、庙埠四个乡的党支部，使
全区的对敌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为适应对敌斗争新形势，1940年12月，胶东
区党委决定将胶西的掖（县）、招（远）、平（度）、昌

（邑）、潍（县）划为西海地区，宋光被调到西海地
委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转年1月，又调掖县县委

任组织部部长。9月，他在山东分局党校结业后，
升任为平西县工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以大泽山
区为依托，开展敌后斗争。

1942年11月，西海军分区为扫清掖县至平度
南北要冲的障碍，决定向高望山皇协军据点发起
攻击，拔除楔在大泽山根据地西侧的这颗“钉
子”。守敌得此消息，急向掖、平两城的日军求救。
12日上午，两城日伪军倾巢出动，趁机将我驻二
甲、五甲、八甲、崖刘家的西海独立团一营、平西
县工委、行署和县大队进行南北合击。我方侦得
敌情为时已晚，宋光指挥部队向上洄、下洄二村
方向突围。敌寇凭借精良的武器和有利地形，交
叉向我方扫射。战斗异常激烈，众寡悬殊，我军伤
亡很大。严峻形势下，宋光和战友们集中火力，终
于撕开一个缺口，掩护一部分干部、战士撤离出
去。最后眼见弹尽粮绝，生还无望，宋光大喊一
声：“同志们，宁死不做俘虏！”遂将最后一粒子弹
射向自己的脑门。这位大泽山的骄子、党的优秀
干部，壮烈牺牲，时年36岁。

1946年2月，为永久纪念这位为抗日救国、杀
身成仁的英雄，经中共西海地委、西海专署批准，
将其故乡干河子村命名为宋光村。

小村出了大英雄
莱州文峰路街道李家村，有棵千年古槐。相

传百多年前，一道士云游至此，见绿荫伞盖，遂赞
曰：善哉善哉！莫道村小数十户，有古槐荫庇，必
出脱颖后生，令万众敬仰！果不其然，上世纪四十
年代，李家村当真出了个闻名遐迩的英雄，他就
是胶东南海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李铁民。

李铁民，字级三，生于1919年3月3日。他自幼
聪颖，从私塾到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他与同乡朱开印从莱阳乡师结业
归来，恰逢家乡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二人当即参加了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

“民动”)。1938年3月8日夜，“民动”400多名战士在

城北玉皇顶武装起义，战士们迅速包围了掖县
城。9日上午，指挥郑耀南一边让战士对城堡上的
伪军喊话，一边派朱开印、李铁民等人捉拿伪县
长刘子容的家属做人质。当朱、李等人将刘家父
母带到城下，汉奸县长立刻瘫软在地。起义部队
没费一枪一弹，掖县就被光复了。接着，县委决定
成立抗日民主政府，这是省内第一个县级抗日民
主政权。

起义胜利后，李铁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
担任了三支队第一大队指导员。不久，三支队与
三军合并、整编，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
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团，李铁民任十三团二营六
连指导员。此间，他随部队转战胶东各地，先后参
加了崤山、祝沟、大田、半壁店、良蒙山等战斗，多
次受到胶东军区的表彰，荣获战斗英雄的称号。

1940年12月，李铁民奉命到鲁南受训，结业
后即任十五团政治处主任。之后，胶东军区又以
十五团为基础，成立了南海军分区司令部，李铁
民任政治部主任。

1943年5月1日，南海军分区司令部进驻平东
县古砚镇山上村。第二天，侦察连送来情报，说国
民党李德元一个大队，由东北约二十里处向山上
村开来。司令部立刻做好战斗部署。当机枪连和
敌人交锋时，才发现来敌竟是武器精良的日伪
军。这时，又有三股敌人向山上村包抄，情况万分
紧急，军分区司令部命铁七连、骑兵连、特务连阻
击南和西南的两股敌人，掩护机关干部向西北山
区突围。李铁民本应随司令部一起转移，但考虑
到警卫营阻击阵地压力较大，故在安排其他同志
转移后，他马上带领通信连战士予以增援。混战
中，警卫营和通信连伤亡很大，三挺机枪有两名
机枪手中弹牺牲。李铁民也身负重伤，战士们再
三劝他和警卫员撤离，他却坚定地说：“多个人就
多分力量，大不了咱一起光荣！”说着，咬牙端起
机枪直扫敌群。子弹很快打没了，敌人嗷嗷叫着
围上来，待他们近在咫尺，李铁民带头拉响了手
榴弹。只听“轰”的一声，年仅25岁的李铁民就这

样与敌同归于尽了！
为了纪念李铁民烈士，弘扬民族精神，1946

年2月，掖南县（1940年11月划出掖县南部成立掖
南县）县委、县政府将朱马区李家村命名为铁民
村。

文武全才的独立营长
莱州虎头崖镇北部地区有座趴埠山，当地人

称之为“趴山”，山下长眠着一位民族英雄，他就
是当年威震敌胆的掖南县独立营营长刘锡彦。

刘锡彦，号秀东，1908年出生在前趴埠刘家
一个贫农家庭。刘秀东自小聪慧过人，三字经、百
家姓过目不忘，且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
1929年，他考入掖县师范讲习所，先后在本村、潘
家、崔家小学执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秀东
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掖县民众干部训练班，翌
年8月入党，后任胶东区委警卫营营长。1943年6
月，调任掖南县独立营营长，到掖西敌占区开辟
工作。

掖西十区位于掖南、平度、昌邑三县交界，是
三角斗争最为尖锐、复杂的地方，辖区内光伪军
就有千人之多。严峻形势下，刘秀东和政委马杰
克服重重困难，一方面积极扩充兵员，一方面加
强对部队的军事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独
立营逐渐发展到200余人，建起两个建制连，军事
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

是年8月，独立营得到线报，日伪军50多人意
欲从掖南夏邱堡据点，用大车向平度城押运军需
物资。刘秀东亲率一个排在平度淄阳河北的羞鱼
村秘密设伏。可直到次日中午，夏邱据点还毫无
动静。刘秀东顿时明白了，下令“公开”西撤六十
里，下半夜却又杀了一个回马枪。第三天拂晓，当
日伪军押着军用物资大摇大摆地进入我军伏击
圈时，刘秀东一声喊“打”，枪声大作，敌人仓皇窜
回据点。是役，独立营大获全胜，毙伤日伪军30多
人，缴获30多支三八枪和一大宗军需物资。

为了瓦解伪军，刘秀东忙里偷闲，创作出《赵
五娘寻夫》京剧脚本，军民合作巡回演出，反响很
大。之后，有上百名伪军开了小差，有的携枪弃暗
投明，有的甚至成了我军的卧底。

1944年5月，掖南县独立营一连和营部驻防
土山李家，在掖西一带保卫夏收。15日晨，薄雾弥
漫，沙河据点的日伪军120余人向土山李家袭来。
独立营得到情报时，敌人已控制了村东南的一座
小桥，并在桥上架设了两挺机枪。刘秀东处乱不
惊，命令二排抢占村西南土丘高地，三排掩护政
委马杰和营部向南冲去，自己则率一排从正面牵
制敌人。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集中火力扫射，压
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刘秀东匍匐前行，一扬手，
手榴弹在小桥上空爆炸，敌人的机枪哑巴了。战士
们刚想发起冲锋，不料，另一挺机枪又“哒哒”扫了
过来。就在这时，几颗子弹击中了刘秀东的头部和
胸部，等驻扎在杨家的二连前来增援、把他抬到邻
村陈家墩时，他已停止了呼吸，时年36岁。

刘秀东牺牲后，遗体被护送回故里，安葬在
趴山前怀。1946年4月，掖南县委、县政府报请上
级批准，将原前趴埠刘家更名为秀东村。

敌工站站长之谜
在莱州市朱桥镇的欣木村，有一处坐北向

南、古风犹存的老房子，这就是抗战时期胶东军
区西海敌工站站长、烈士杨欣木的故居。欣木村
原名桑园村，相传明嘉靖年间，杨姓由四川迁此
建村，因村中有一片桑园而得名。

杨欣木，曾用名杨京先，1922年生，1940年10
月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胶
东军区西海敌工站站长，1947年4月17日牺牲于潍
北。1950年，掖县县政府批准杨欣木为革命烈士。
为纪念这位敌后英雄，政府将其家乡保旺区桑园
村更名为欣木村。

由于敌工的特殊性，杨欣木烈士生前留下的
信息少之又少。在莱州烈士陵园纪念堂里，在嵌
满英烈画像、看板的北墙偏东，宋光、李铁民、刘
秀东三位英烈画像赫然在目，唯独杨欣木烈士处
是个空白。在杨欣木的故乡，有村民说，烈士生在
一个大户人家，妻子是李家村人，有文化，懂事明
理，是她动员自己丈夫参的军。杨欣木牺牲后，妻
子生下遗腹女……

70多年过去了，英雄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
逝，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之中，甚至成为永远
的不解之谜。但先烈浴血抗战的壮举，永远值得
后人感念和铭记。

■ 红色记忆

莱州有4个以先烈之名命名的村庄，分别是宋光村、铁民村、秀东村和欣木村。

红色村名背后的故事

抗战时期，白备伍(左五)与罗荣桓(左三)、罗生特(左二)等在山东根据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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